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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双辽的第一条铁路
刘科

四洮铁路由北洋政府借日款修筑，归属北
洋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四洮铁路局管辖。1922年
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5日奉军战
败，5 月 10 日北京政府将张作霖免职。5 月 12
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断
绝关系。5月30日张作霖返回奉天。6月上旬，
东三省议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宣布东三省“独立”。
东三省自治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经营管理东北境
内的国有铁路。同时财政自主，把北京政府控
制的关盐两税财源夺到地方政府手中。东三省
自治的第二天，张作霖宣布即日起东北地区海
关税、盐税、邮政收入和国有铁路收入全归东三
省地方政府所有。6月3日，张作霖向四洮铁路
督办马龙潭发电报称：“四洮铁路全线均在本总
司令管辖范围以内，该路督办、总公处则属于本
巡阅使署所有。一切行政事宜，即责成该督办
随时秉承总司令之指挥监督、督率工程局局长
暨全路员司人等，完全负责，照常供职，不得承
受京部及其他方面任何命令。如敢有丝毫接济
京部或私将重要军情向其他方面泄露者，一经
查实即军法处置。该路员司如敢营私舞弊，查
有证据，立即追究驱逐，勿稍宽假，如有犯前项
各节，即治该督办以宽隐之罪。其各凛尊，仰即
通告”。

修建中段洮昂铁路
四洮铁路建成通车后，奉系军阀为沟通南

北交通，连接辽、吉、黑三省，开发内蒙古和东北
北部资源于1924年9月和“满铁”签订了洮南至
昂昂溪、三间房铁路修建承包合同，日方垫款
1292 万日元（后改为借款合同）修建了洮昂铁
路。1925年2月洮昂铁路工程局成立，同年3月
1日四洮铁路工程局局长卢景贵兼任洮昂铁路
工程局局长，把该工程局搬入四洮铁路工程局
内。3月18日开始测量，5月28日开工，9月1日
开始铺轨。1926年7月15日铺轨到三间房开始
临时营业。其后不久，8月中旬嫩江流域降雨甚
多，到9月上旬嫩江涨大水，线路及桥梁水害严
重，很多线路、桥梁被冲坏，线路附近一片汪洋，
抢修恢复工程无望，因此 9 月 28 日五庙子站以
北的列车停止运行。到10月20日，河水逐渐消
退，才开始恢复工程的施工，12月14日全线恢复
临时营业，其后完成各种建筑及其他工程，1927
年7月1日全长220.1公里的洮昂铁路正式营业。

修建北段昂齐铁路
昂齐铁路系由昂昂溪附近的三间房至齐齐

哈尔，长 30.4 公里。因洮南至三间房站铁路系
借日款修建，中东铁路管理局拒绝该路跨越中
东铁路，不同意洮昂铁路在昂昂溪站与中东铁
路接轨，所以洮昂铁路当时只能修至三间房站，
仅差9公里未达昂昂溪。后经四洮铁路局与中
东铁路管理局多次交涉，告知以实际情况，阐明
洮昂铁路系中国自营铁路，委托日本代建，中东
铁路管理局才同意，1928 年7月25 日双方签订

协议，随即进行勘测、施工。同年 12 月 14 日竣
工通车并营业。

该线竣工后，又修建两条联络线。榆树联
络线，榆树屯至中东铁路的昂昂溪站，因轨距不
同，修至昂昂溪站外 5.3 公里，系两路的联络
线。1929 年 5 月 26 日开工，11 月 24 日竣工通
车。1936年8月滨洲线改为标准轨距后，榆树联
络线又延长 1.1 公里至昂昂溪站接轨，全长 6.4
公里。三昂联络线，自三间房站至昂昂溪站，线
路长9.7公里，这条联络线是1939年在日本侵略
军直接组织下修建的。该联络线建成后，日军
直接管理半年多时间，后移交给齐齐哈尔铁道
局管辖。

平齐铁路全线通车
平齐铁路是分段施工修筑的，因此其交付

运营的时间也不一致。四郑段工程完工后，于
1918年1月11日开办临时营业，9月15日举行通
车典礼，办理正式营业。郑洮段于1923年11月
1日临时营业，1924年7月1日正式营业。洮昂
段于1926年7月15日临时营业，1927年7月1日
正式营业。昂齐段于 1928 年 12 月 14 日营业。
1928年12月20日，奉天至龙江间开行直达旅客
列车，至此四平至齐齐哈尔间铁路全线通车。

“九一八”事变后的平齐铁路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1年12月四洮铁

路管理局局长阚铎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签订

了《四洮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把四洮铁路委
托给满铁经营（合同第九条规定：路局在未还清
借款期限内，委托会社经营一切）。1932年1月
12日伪奉天省政府和伪东北交通委员会批准了
该契约（《四洮铁路借款及经营合同》）。1934年
4月1日，伪“满洲国”将铁路二字一律改称线，据
此四洮、洮昂、昂齐三条铁路合并改称平齐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平齐铁路
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我军在占领平齐

铁路重镇郑家屯后立即接管平齐铁路。1946
年 1 月 1 日，西满军区决定成立西满铁路局，1
月 3 日西满铁路局在西满军区所在地郑家屯
成立，这是东北解放区成立的较早的铁路局，
由黄铎任代理局长兼党委书记（至 2 月 18 日
改由马钧任局长兼党委书记，黄铎任副局
长）。1946 年 3 月末，西满铁路局迁至白城子
（今白城市）；4 月 24 日迁至齐齐哈尔，改称齐
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在西满铁路局的领导
下，铁路职工积极抢修被战争破坏的平齐铁
路，至 1948 年 3 月，平齐铁路全线通车。平齐
铁路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一条重要的铁路运
输线，特别是辽沈战役期间，为辽沈战役运送
弹药的 3005 次秘密军火列车就是由平齐线转
大郑线经郑家屯、通辽、甘旗卡彰武、新立屯
等车站运往辽沈战役前线清河门车站的。当
3005 次秘密军火列车于 1948 年 9 月 28 日 16
时 30 分抵达郑家屯火车站时，时任沈阳铁路

管理局局长的黄铎带领秘书李森茂到车站迎
接。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平齐铁路为辽沈战役
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平齐铁路
平齐铁路在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到严

重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对平齐线进行全面整
治，大大提高了平齐线的技术设备能力。

平齐铁路自开通以来为辽宁、吉林、黑龙
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提供了交通便利，
推动地方经济开发，活跃城乡经济，促进社会
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
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平齐铁路的技术改造力度
不断加大，实现了全线双线贯通。平齐铁路像
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像一匹日夜奔腾的骏
马，在双辽市经济发展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平齐铁路与大郑铁路交会的郑家屯车站是
一个重要的二等区段站，它位于平齐线92公里
107米、大郑线终点367公里100米处，主要担当
平齐线、大郑线直通、区段、摘挂货物列车的始
发、终到和解体、编组作业和办理直通客货列车
的中转接发车作业。随着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
和双辽地方经济的不断振兴，2013年4月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郑家屯车站南边 1.5
公里处修建了新的郑家屯车站，并于2014年5月
12日正式将郑家屯车站更名为双辽站。从此，
双辽铁路历史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下）

1944年末，长春地区救亡会组织又
委派夏航到四平，建立四平地工情报小
组，夏航为小组负责人，王谦为小组成
员。夏航到四平后通过伪四平省省长曲
秉善的关系谋得伪四平省公署秘书股长
的社会职务。夏航以此公开身份为掩
护，领导并进行四平的地工情报工作，主
要是广泛开展社交活动，熟悉各方面情
况，掌握四平日伪官员思想动态以及日
伪政府统治压迫人民的情况，特别是汉
奸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均以口头汇
报方式向长春地区情报组织负责人田琛
单独报告。1945年初，在哈尔滨的东北
青年救亡总会成员石迪(伪满陆军某部兵
事处处员、陆军少校)随军队调防来到四
平，仍在军队中进行地工情报工作，和长
春地区情报组织单线联系。石迪在四平
期间，经长春地区地工情报组织负责人田
琛介绍，曾同夏航发生过接触，他们虽然
不是同一个地工小组，但对四平地工情报
工作确产生很大鼓舞和推动作用。

五、伪满覆灭 四平光复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

发生了根本变化，德国法西斯败局已
定。1944年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
辟了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从西线向德
军进攻，并于1945年在易北河与苏军胜
利会师。4月30 日，众叛亲离的德国法
西斯头子希特勒畏罪自杀。5月2日，苏
军攻占柏林。5 月 8 日，德国无条件投
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已陷入日暮
途穷的困境，但还在垂死挣扎。为了促
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美、英三国领
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

《雅尔塔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联在德
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2个月或3个
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外蒙
古的现状须予维持；1904年日俄战争前
俄国的权益须予以恢复；千岛群岛须交
予苏联，由此，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
利益。

在中国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解放区战场，经过解放区军民的英勇抗
战，粉碎了日寇的“清乡”和“扫荡”，度过
了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开始转入反
攻。到1945年，经过解放区军民的春季
攻势和夏季攻势，日军已被压缩在中心
城市和交通要道，处在抗日军民的包围
中。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
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
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

“不予理会”。
此时，苏联已开始准备向中苏、中蒙

边界调运大批兵力，并进行了一系列有
关武器、物资的准备。从 1945 年 2 月 7

日起，苏联一面进行了横跨欧亚大陆的
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一面加强了在苏
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培训。雅尔塔
会议后，周保中、李兆麟很快就得到苏军
将向日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抗联加强了军
事训练，为苏军进军东北做准备。

面对败局的日本政府曾企图争取苏
联继续执行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保持中
立，但遭到苏方拒绝。根据《雅尔塔协
定》，苏联政府已于1945年7月底做好了
出兵中国东北的一切准备。7月30 日，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任命苏联元帅华
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统帅
远东3个方面军及诸兵种共计150余万
人。后贝加尔方面军以坦克为主，计划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占领四平和沈阳。

8月7日，斯大林签署了远东苏军于
8月9日零时开始向日军进攻的命令。8
月 8 日下午，苏联政府外长莫洛托夫向
日本驻苏大使左藤宣布，自 9 日起苏联
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零时，
苏联远东军3个方面军150余万人从东、
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盘踞在中国
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目标是夺
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四平等主要
城市，全歼关东军主力。与此同时，苏联
空军也出动大批飞机，对长春、四平、沈
阳、哈尔滨等城市的政治军事目标、工业
基地、铁路枢纽实施猛烈轰炸。

日本当局虽已料到苏军可能参加对
日作战，并对防备苏军进攻做了长达10
年左右的一系列准备，在漫长的中苏边
境上特别是一些战略要地，修筑了若干
坚固的防御工事，如东宁要塞、虎林要塞
等。但是在苏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这些
要塞并不能挽救日本失败的命运。苏军
后贝加尔方面军，奉命从东北地区的西
部发动进攻，走的线路是外蒙、内蒙，这
一路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长驱直入，行
军速度就是推进速度。8月18 日，前头
部队已经推进到张北地区和内蒙通辽地
区，矛头直指日伪统治中心长春、沈阳和
四平。另两路，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
以牡丹江为主攻目标，辅以进攻密山、汪
清、延吉等地；苏联远东军第二方面军则
以哈尔滨为主攻目标。在那里，有的遇
到了抵抗，但战斗刚开始的8月10日日
本政府向盟国乞求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
电波传遍各地，虽然关东军在日本天皇
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并没有及时下停战
命令，不少日军还在顽固抵抗，但从8月
10日以后，多数日军官兵整天无精打采，
无心抵抗。所以，苏军另二路推进速度
也比较快。经过 6 天的进攻，到 8 月 14
日，苏军另两路军均突破了关东军的防
线，日本关东军已处于被包围的态势。

（未完待续）

梨树县原称奉化县，《奉化县志》（译文）的
“志地里”部分这样记载集市：“在县城的集市，
每逢一、三、五、七、九，在东十字街；每逢二、四、
六、八、十，在西十字街。喇嘛甸的集市，每逢
二、四、六、八、十。南郭家店的集市，每逢一、
四、七，榆树台镇每天都有集市。小城子镇也每
天都有集市。关帝庙会，六月二十四日，在县城
和各镇都有集市。”

从这段文字得知，梨树的集市，百余年前就
有了，而且梨树县几个乡镇，如喇嘛甸、郭家店、
榆树台、小城子的名称也由来已久。

集市是人流聚集的场所，梨树的人口是从
道光元年（1821年）开始不断聚集的。随着经济
的发展，官商富户接踵而至，在城内建衙署、修
祠庙，开商铺、修住宅，城内商户林立，成为百余
里的大型集镇，俗称“买卖街”。到清朝末期，全
县设有集市7处，分为日常集市、传统集市和庙
会集市。日常集市通常凌晨摆摊设床，傍午散
集；传统集市如叶赫镇的集市是逢三、逢八；庙
会集日，如关帝庙会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在县
城和各镇都有集市。

解放前，梨树县有11个集市，其中以四平街
市场、郭家店市场和三江口市场为主，四平街市
场主要是交易县内及伊通、西安（今辽源市）、西
丰、东丰出产的粮食、山货等。郭家店市场是县
境北的小城子、榆树台镇及长岭、双山各县的粮
食交易地，三江口市场主要交易孤家子镇、郑家
屯、双山等地的粮食。

梨树县集市曾经历了高潮和低谷，1957年，
开放农村自由市场 11 处，集市贸易曾一度活
跃。1958 年，农民自留地被收回，人民公社化
后，集市贸易关闭，直至1961年恢复。1980年市
场开放，至 1985 年全县共有市场 26 处。之后，
位于梨树镇中心的市场大厅和春阳市场成为较
大农贸集市。

如今，位于梨树镇西北的“梨树早市”是梨
树最大集市，是梨城人早起常去的地方。每天
早四点到上午九点，一条直角街，二百余个摊
位，千余米街道，购物百姓构成了梨树清晨的生
活交响曲。东门街道各摊位有固定摊主，每家
占地4米左右，年缴费1850元；北门街摊主基本
是乡镇或周边农户，占地1至2米左右，每天交
费1元。早市以春夏秋三季为主，集中了馒头、
包子、油条、锅贴、豆浆、豆腐脑等各种早餐，以
及水果、调料、鱼虾、肉蛋、服装等，更多的是时
令蔬菜。逛早市多是中老年人，有的推着拉杆
车，有的骑自行车或摩托车，有的开轿车，但大
多是步行，人们兴致勃勃而来，心满意足而归。

与“早市”相对应的是“夜市”，来夜市消费
的大多是年轻人，网红食品、物品和充满了烟火
气息的路边烧烤大排档，吸引着来放松的人们，
带动了夜经济的兴起。

近年来，各乡镇的集市同样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规模或大或小，商品或多或少，延续传统
时间，有的10天一次，有的一周一次。集市的物
品与城镇大同小异，满足了家门口购物的愿望，
同时也为生活增添了乐趣和期待。

往年添书，全靠钱买，今年添书，没费一
文。今年盛夏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我信步于
一家破产瓦厂。走进院里，只见一堆残书破
纸，乱散于晾瓦棚内青草里，出于好奇，便顺
手拣起几本。这些散发着霉烂气味的破旧
书刊，大多因潮湿腐烂结块或丢张少页残缺
不全，文字难以辨认。问过看门人才知道，
当年厂子买旧书旧报，是制作水泥瓦垫瓦模
子用。厂子黄了，晾瓦棚露天没人管，旧书
旧报也和碎瓦堆一块儿成了垃圾。

我拔去长在碎瓦堆上的杂草，丢开破碎
瓦片，拣看烂纸文章。虽然残章断句的居多，
有用可读的无几，然而凤毛麟角，见珍见奇。
砖头瓦片翻完了，烂纸片子拣净了，竟然露出
两捆报纸！报纸虽已泛黄，却是完好无损，字
迹清晰，但是由于湿积粘连，翻不开、碰不得，
如刚出土的菜芽儿脆嫩。我轻轻拂去沾在上
面的尘垢，让其接受轻风和阳光的洗浴后，静
静地守候在旁边，若塘边垂钓，专等杆摇。

半个小时过去了，报纸开始干翘，我一
边浏览报上内容，一边小心地将其一张张揭
开晾晒。天将午，两捆湮没了的知识终于重
见天日。我脱下上衣，把报纸“襁褓”好，再
拣一绺杂草拧根绳，把包严的报纸捆好背回
家。一路上，窃喜于意外之得。

回到家里，我把这些报纸摊在炕上铺
平，一张张地细看起来。有民国 29 年出版
的《东南日报》，民国 35 年出版的《商报》；
1950年暹罗出版的《全民报》；1954年、1955
年繁体竖排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1956 年的《光明日报》《甘肃日报》；1957 年
的《光明日报》和1958 年的《北京日报》《中
国青年报》《大公报》；1960年的《北京日报》

《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1961 年的
《工人日报》；1964 年的《光明日报》《文汇
报》。从报头盖有“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印
章的 1954 年《人民日报》和报头盖有“北京
宣武区图书馆收发章”印章的1960年《大公
报》来看，这些报纸来自北京无疑。可以说，
这些报纸除了一些是解放前出版的以外，大
部分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丰富多彩的
社会活动真实记录。

读了这些旧报，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新中
国成立初期乃至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发生
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抗美援朝，农业合
作化等。许多文字十分珍贵，所介绍的事件
鲜为人知。1954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抗
美援朝专刊”189期上，载有红英的文章《黄
妈妈的喜悦》，记叙了战斗英雄黄继光母亲
邓芳芝参加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当
选全国首届人大代表情形。1958年5月15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图片新闻，报道了我国
第一辆小轿车一“东风”牌轿车于同年5月
12日下午在长春一汽诞生。

由于长期潮湿，致使这些报纸软脆易
损。为了保存好这些极为难得的历史资料，
除少数能够整张保存外，大多需要忍痛剪
辑。我找来十几本硬皮账册，将有价值的文
章图片剪下，分政治、社科、文史、珍闻、图片
等七类，标明出版日期及报名，粘贴账册
上，将其插入书架，与书无异。

望着自己用半年的双休日剪辑装订的
十几本“书”，我十分惬意。若论价值，千金
难买，若论知识，浩若烟海。轻而得之，实属
意外。一分钱没花，得了这么多“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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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人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大人小孩没病没灾平安
康泰，不缺谁短谁的，电话安着，彩电看着，肥猪杀着，集市上溜达几圈
儿办年货，相中啥买啥，得意啥来啥，叫“肥年”。我则不然，吃可将就，
用可对付，书不可一日不读，不可一年不买。说起书，半生钟爱半生
读，经史子集，中外名著，虽有积藏，仍觉拥有不够，岁内架上不增书，
便是“歉年”。

提到集市，人们就会想到新鲜的蔬菜、
熙攘的人群、叫卖的声音、热闹的场面。那
种定期或在固定地点集中设摊买卖货物的
市场就是集市。


